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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中华文明长河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鱼簖，旧日水乡的风景
在我所在这座城市的水域，已

经好久没有见到鱼簖了。而在我的
记忆里，旧日的江南滨海水乡，鱼簖
是水域中一道特殊的篱笆，也是一
道独特的风景。

鱼簖是一种古老的渔具，由毛
竹、簖帘和倒笼组成。毛竹或打桩
或编排，起固定整条鱼簖的作用。
簖帘则是用竹条编制而成，长度根
据河道的宽窄而定，贯穿河的两岸；
高度则视河水深度而定。为便于船
只往来，中间的簖帘要明显低于两
侧的簖帘，仅仅高出水面尺许，而且

是上下活动的，可以升降，这等于在
鱼簖上开了一扇半截的门，我们称
它“簖门”。

鱼簖是水上的栅栏，它能任水
流舟往，却不让鱼儿通过。鱼簖捕
鱼的原理是，在鱼簖两侧距岸两三
米的水下，各埋着一个直径为一米
左右的大倒笱。倒笱在我家乡也叫

“倒笼”，要比我小时候用来篓鱼的
倒笼大得多，是根据鱼进得来出不
去的原理设计的。鱼虾游动或觅食
时若遇到了簖帘，便依着习性向两
边寻找出路，一旦浑浑然进入倒笼
中，就万难逃脱。宋代金嘉谟的《鱼
簖》诗：“芒苇织帘箔，横当湖水秋。
寄言鱼兴蟹，机穽在中流。”写出了
鱼簖的形状和簖鱼的原理。当然，
在鱼簖拦截的水域内，或鱼簖与另
一个鱼簖之间的水域里养殖的鱼
虾，还可以用渔网进行捕捞。

一般情况下，在鱼簖的一侧岸
边，多会搭建一座看护鱼簖人的小
型竹棚，叫“簖棚”，顶上覆盖芦苇叶
子，犹如早些年临水而立的吊脚
楼。一叶小舟系于一旁，供提取、安
装倒笼和平日里修复鱼簖之用。有
来船要过鱼簖，护簖人闻声走出竹
屋，视来船的吃水深浅，松动绳索，
放下簖门里的活动簖帘。过往船只
紧摇几橹捋直方向，然后翘起橹尾，
任船身压上簖帘，船凭着惯性，缓缓
在上面滑过。船过鱼簖时，簖帘像
一把富有弹性的篦子梳理着船底，
发出“嚓嚓嚓”的声响，这声音融入
水中，又回荡在河面，在空旷的水域
有一种灵动的感觉，颇有意境。在
一些主航道上的鱼簖，护簖人要辛
苦得多，不仅过往船只多，而且不时
有机动船经过。这些船要过鱼簖
时，“呜——”轮船一声长笛，刺破了
河面的平静，老远就会给护簖人打
上了招呼，而护簖人则赶紧放松簖
门上活动竹帘的牵引绳索。轮船刚
驶过簖门，立即将绳索拉紧固定，恢
复原状。好在那年月货轮不是很

多，按部就班过往就几艘客轮和生
产队送“征购粮”的几只水泥船。

鱼簖不仅能起到阻拦鱼类出入
的作用，让区域内放养鱼苗，而且是
捕鱼捉蟹的理想场所。鱼簖周边的
鱼很多很杂，大多为鲫鱼、鲶鱼、鲤
鱼，偶尔也有草鱼、青鱼和生活在水
底的乌鳢。簖下取鱼，是水乡常见
的渔事，只要簖帘不破、倒笼无损，
可以说是一劳永逸，只要每天清早
去倒笼里捞就是，从不会落空的。
有人家来了贵客，农家主妇就会到
簖棚前喊一声：“他叔，买半斤虾儿
两条鲫鱼。”“好咧，马上就有！”然后
护簖人就很快从簖棚里取出鱼虾，
让她提回家。那虾儿用白酒一

“醉”，倒上陈醋、麻油，撒上胡椒粉，
活泛得很，可谓生猛至极，最是讨客
人喜欢——这是真正的出水鲜啊！
两条鲫鱼，一条红烧，一条炖汤，红
烧的色彩鲜艳，
炖汤的牛乳般洁
白，若再添一壶
黄酒，吃喝得美
极了！

小时候我很
羡慕护簖人的生
活。簖屋虽小，
但竹柱、竹门、竹
墙壁，近水迎风，
清新质朴，犹水
上仙阁。他们虽
独居簖屋，有小
舟相伴，出入便
利，并不寂寞。
他们朝迎日晖，
夜浴月华。眼观
湖光水色，耳听
蛙鼓鸟鸣，鼻闻
田野气息。而青
泥小灶里燃着竹
爿木柴，煮饭烧
水时，锅沿、壶口
飘着一缕水汽，
袅袅青烟，“吱

吱”水声，给简陋的簖屋营造出温馨
的生活气息。即便在那物质生活十
分匮乏的年代里，他们也并不缺少
荤腥，随时可用鱼叉或网兜在“瓮”
中捉取一尾鱼来享用。不用开油
锅，也不讲究什么烹饪技术，只需在
清水里一煮，撒点盐花，原汁原味，
鲜美无比。

冬去春来，风雨如旧。深幽的
鱼簖，曾陪伴了水乡人多少欢乐和
艰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
于家乡工业的兴起，大规模的水污
染，已不见了昔日清冽的河水和嬉
戏的鱼群，鱼簖也消失得无影无
踪。从那时起，我再也体会不到郑
板桥的对联“船过簖抓痒，风吹水皱
皮”，以及魏源《三湘棹歌》诗中“滩
声渐急篙渐近，知有截溪渔簖近”的
韵味了。如此看来，鱼簖也已成为
江南水乡的绝版风景。

文人爱建群，也叫组团、结伙、凑
圈、打连连，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历史上著名的文人群有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初唐四杰、酒
中八仙、唐宋八大家、竟陵八友、元曲四
大家、扬州八怪、公安三袁等。这些群
有的是自建的，有的是他人帮建的，也
有的是后人追建的。

文人建群好处很明显。首先是人
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大家可以互相
扶持，互相帮衬，互相提携，以扩大影
响，造成声势。还可以一起切磋创作体
会，交流用笔经验，开展文学批评，共同
提升水平，所以，历朝历代文人建群的
积极性都很高。

有的群经常活动，时不时就聚会、
雅集，谈诗论词，臧否作品，月旦人物，
《兰亭集序》就是这些活动中产生的优
秀代表作。有的群则形式大于内容，名
气大于实际，平时很少活动，甚至从不

活动，松散到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徒
有虚名。

有的群很和谐，气氛融洽，大家相
互支持，抱团取暖，如唐宋八大家，尤其
是欧阳修与三个弟子一直保持密切联
系，文学上互相声援，政治上互相支
持。还有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
晁补之、张耒四人，也都关系融洽，既密
切合作又各有千秋，堪称皆大欢喜，美
美与共。

有的群则老是闹意见，文人相轻，
勾心斗角，内讧不已。初唐四杰“王杨
卢骆”里，几个诗人就互不服气，都觉得
自己被低估了，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为排名前后争得不亦乐乎，杨炯就公开
声言“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即：排在
卢照邻之前，我觉得惭愧；但是把王勃
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气的。

还有的群甚至自相残杀，酿成悲
剧。“三曹”与“七子”都是建安文学的中

坚力量，看似两个群，但其文学风格、追
求都是一致的，共同形成了遒劲阳刚、
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遗憾的是，

“三曹”里的曹操就找借口杀掉了一向
和他不对付的孔融，这事办得很不光
彩，素来为人诟病。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婚姻像围
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
去。文人的群也是这样，有的想进群，
有的想退群。金谷二十四友是西晋一
个群，名气很大，势力也很大，因为权臣
贾谧是其头头，有人想削尖脑袋进群而
不得，文学家潘安想出群却出不来。潘
母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个群不会有好结
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再三劝他赶快
急流勇退。可他还没来得及退出时，风
云突变，贾谧倒台被杀，“金谷二十四
友”全军覆没，大帅哥潘安也难逃一劫，
被夷三族。

相比较而言，历史上武将建群的极

少，最有名的就是“安史联盟”，结果导
致安史之乱，还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抱
团，引起多年混战，民不聊生。因而，皇
帝对文人建群不大在意，可以宽容待
之，反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谅你也翻
不起大浪，对武人建群则高度警惕，生
怕他们拥兵自重，互相勾结，生出异
心。东汉云台二十八将，刘备的五虎上
将，唐太宗的凌烟阁，那是皇帝给建的
群，意即：我可以把你们弄在一块儿挂
像，但你们要是自己往一块儿凑，那就
是活得不耐烦了。朱元璋杀的那些功
臣，都多多少少有互相串联的因素，被
他怀疑是军事俱乐部。

如今是信息时代，文人建群更便
捷，几分钟就可以在微信上建个群，拉
一帮文人进来，谈天说地，议文论诗，且
进退方便，合则存，不合则去，但影响与
质量就不好说了，凑热闹的群多，有实
效的群少，多半都成了自娱自乐。

古代文人爱“建群”
□陈鲁民闲话斋

“北斗”的名称
是怎么来的
斗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是北方玄武

七宿中的首宿，由七颗亮星在北天依次
排列成斗的形状，故称为北斗。对于北
斗七星，中国古代早就有详细的记载。《诗
经·小雅·大东》中说：“维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桨。”古人的解释是：“箕斗在南方之
时，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史
记·天官书》中记载：“北斗七星，所谓‘旋、
玑、玉衡以齐七政’。”中国古代天文学史
上，也将这七颗星分别称之为“贪狼、巨
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现代
天文学中，北斗七星属大熊星座的一部
分，它们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
衡、开阳、摇光（或作瑶光）。从图形上看，
北斗七星位于大熊的背部和尾巴。天枢、
天璇、天玑、天权四星为魁，组成北斗七星
的“斗”；柄状三星分别是玉衡、开阳、瑶
光。道教形成后，吸收并改造了诸多原始
信仰，把北斗作为天神加以崇拜，并对之
做出了种种的神学解释。如一些道书中
说，根据人的出生时辰，人们的生命被分
属于天上的七个星君所掌管：贪狼星君，
子时生人属之；巨门星君，丑亥生人属之；
禄存星君，寅戌生人属之；文曲星君，卯酉
生人属之；廉贞星君，辰申生人属之；武曲
星君，巳末生人属之；破军星君，午时生人
属之等等。

国学小知识

□陈大新诗话亭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中，有牛郎织
女“七夕”会的传说，据称，大约可以追溯
到先秦时，文字上《淮南子》记载有：“乌
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荆楚岁时记》
载：“七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
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网于瓜上
者，则以为得巧。”牛郎织女“七夕”会的
传说，经民间的不断丰富，有了很完整的
故事，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小说家、戏
剧家冯梦龙将其编入了《情史》。

对牛郎织女每年仅“七夕”方能一
见，人们是深表同情的，历代诗人吟诵不
绝。《古诗十九首》中“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
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李商隐《辛未七
夕》“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
迟”，皆久传之佳句。秦观《鹊桥仙》“两
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能从
相思之苦、相见之难中跳出，颇有新意，
为人称许。然而，更早从有情人相见难
的咏叹里跳出来的，是唐代诗人崔涂。
他的《七夕》诗云：“年年七夕渡瑶轩，谁
道秋期有泪痕。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
天上只黄昏。”瑶轩指仙车。诗人让织女
坐着仙车，缓缓渡过鹊桥，去见她的牛
郎。“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
昏”：古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
如此，牛郎织女便是每天黄昏相约一次
了。地上的人们空自多愁，又岂知天上
之事，世间多少人家求此而不得呢。故
诗人云“谁道秋期有泪痕”。崔涂《七夕》
并非故作反语，而是有真实感受而发。
牛郎织女即使被天帝惩罚，也能“年年七
夕渡瑶轩”，而诗人则常年在外漂泊无
定，或数载不与家人团聚，如此，则牛郎
织女何恨？崔涂有《春夕》云：“水流花谢
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胡蝶梦中家
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
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
五湖烟景有谁争。”没有银河之隔，要归
便也归得，然而诗人面临的处境却难与
人言。在《蜀城春》一诗中，诗人吟道：

“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处有芳
草，满城无故人。”如此天涯孤旅的生活，

竟使他羡慕起虽然“盈盈一水间”，却还
能“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牛郎织女来。但
当他诵出“谁道秋期有泪痕”之时，恐怕
自己的眼角正挂着凄凉的泪痕。

崔涂，字礼山，约生于850年，卒年
已不详，两《唐书》无传。明代胡震亨《唐
音戊签》称他为江南人，傅璇琮考为浙江
桐庐人。崔涂《和进士张曙闻雁见寄》中
有句：“试向富春江畔过，故园犹合有池
台。”又《与友人同怀江南别业》云：“旧业
临秋水，何人在钓矶。”所称池台、钓矶即
为严光钓台。

唐僖宗于广明二年（881）七月避黄
巢至蜀，崔涂也入蜀来赴举，据其《巫山
旅别》称：“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
望秋。”可知他在蜀地滞留了至少三年以
上。僖宗于光启元年（885）正月返京，崔
涂因在蜀期间未能登第，也离开了。至
光启四年（888）方才进士及第，时已届中
年。

崔涂中进士后似一直未获官职，从
他的诗作中找不到入仕之迹。或因为时
运不济，战乱连年所致，竟终身碌碌于江
湖羁旅之中了。然崔涂可称一旅行家
了，他的足迹遍及江湘、巴蜀、秦陇等地，
为何如此却不得而知。《唐才子传》上说
他“家寄江南，每多离怨之作”。常年游
踪不定，却没有选择回乡，或与他未能得
到一官半职有关。男儿立志出乡关，功
名不就哪肯还，若壮志未酬，又何惜留骨
他乡。从他说过“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
烟景有谁争”来看，真的要归便也归了，
故乡美景自也无人与他争的。

崔涂与当时的诗人张曙、方干等交
好，每有唱和，亦颇有诗名。《唐才子传》
说崔涂：“工诗，深造理窟，端能竦动人
意，写景状怀，往往宣陶肺腑。”评价很
高。其《夕次洛阳道中》有句：“流年川暗
度，往事月空明。”《巫山庙》云：“江山非
旧主，云雨是前身。”《南山旅舍与故人
别》云：“病知新事少，老别旧交难。”《陇
上逢江南故人》云：“三声戍角边城暮，万
里乡心塞草春。”皆警策。

谁道秋期有泪痕

今人大概多以为“虚君”的观念产
生于英伦，其实“虚君”是典型的儒家
理想，儒家所说的“无为”“端拱”“垂拱
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
而已”“不下席而天下治”等，都含有

“虚君”的意思。宋朝以儒立国，儒道
大振，“虚君”更成为宋代士大夫的重
要共识。

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
出：“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
者，伊（伊尹）、傅（傅说）也。”意思是
说，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权者（进
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
者（进行其道）。余英时先生认为：“程
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
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
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
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
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
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
学家的一种共识。”确实如此。我这里
再引证几条宋代士大夫的言论，以支
持余先生的立论。

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
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
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
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
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事事皆中，
亦非为君之道”。

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
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
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
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故既已任
之，则不苟察其所为，但责其成耳。”表
达的也是“虚君共治”的意思。

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曾当面指斥
宋宁宗：“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
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
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
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
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

以启将来之弊。”朱熹的看法跟富弼差
不多，也认为君主不应当“独断”政事，
否则，即使“其事悉当于理”，也绝不是

“为治之体”，而是有“启将来之弊”的
危险。

我还想特别指出，“虚君”不仅是
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即便是君主本人，
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共识唱反调。
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
道，朕当力行之。”太宗之子真宗皇帝
对辅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
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
以副朕意也。”真宗之子宋仁宗更是

“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
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
不会，却会做官家”。在“虚君”体制
中，君主“百事不会”并不是缺陷，而是
美德，因为君主高拱在上，处于超然的
地位而不亲细务，具体治理国家的权
责归于政府。

当然，儒家主张的“虚君”，并非将
君主当成摆设。君主在宋代政体中很
重要，既是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
礼仪的代表，也具有最尊贵的地位、最
大的世俗权威、最终的裁决大权。但
君主不亲细务，不需要具体执政，而是
一切责成宰相领导的政府。

到清代时，皇帝才以君主独裁为
荣，如康熙自诩：“今天下大小事务，皆
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
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
细，朕必躬自断制。”他的儿子雍正也
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
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但云委诸有
司，则六部之事付之六部，天子者惟有
端然高拱而已，岂不为逸？但天下之
事可以如此料理乎？”雍正的儿子乾隆
干脆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
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与宋人追
求的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宋代的垂拱而治
□吴钩宋风遗韵

古人夏天也有降温神器
进入炎夏后，高温持续不减，令

人难耐至极，即便躲在室内吹风扇
依然有种灼热感。古代没有冰箱空
调，也缺少现代化降温神器，但古人
依然会极尽想象之能事，把夏天过
得既风雅又有凉意。

为摆脱酷夏带来的焦躁之感，
古人经常选择足不出户，以此躲避
烈日高温。但在很多情况下，出门
办事在所难免，特别对于从商者而
言，外出经营是获取经济收入的必
要之举。为此，古人会像现代人一
样随身携带一把竹扇，用以驱热避
暑。

古代的扇子又叫摇风，也称凉
友，一般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除
去竹扇之外，古人还流行使用团扇
和芭蕉扇。团扇属于蒲扇的一种，
最早起源于先秦，唐宋两朝最受欢
迎。团扇多数为圆形，也有六角形
或腰鼓形。清人王廷鼎在其著作
《杖扇新录》中说，团扇近世通用素
绢，两面绷之，或泥金、瓷青、湖色，

有月圆、腰园、六角诸式。可见，团
扇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

不过，团扇一般用于女士，兼有
辅助配饰之意，实用性稍差。而芭
蕉扇不但来源广泛，而且价格便宜，
可谓是古人夏天的标配。《晋书·谢
安传》中记载，某人罢官归里，携带
五万蒲葵扇，士庶争相模仿，一时价
格大涨。芭蕉扇在古代夏天的重要
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扇子作为手摇之物，虽然
易于携带，但过风面积较小，通常只
可一人使用、一人受益。为此，汉代
在蒲扇的基础上，发明出一种名叫

“叶轮拨风”的大型纳凉神器。东晋
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长安巧
匠丁缓作七轮扇，大皆径丈，相连
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

其实，无论古代还是今天，炎夏
之热总是会在晚间时分集聚一团，
令人倍感焦灼。有鉴于此，古人很
早就懂得瓷枕可降暑的道理，因此，
古人会在午休和夜间依靠瓷枕作为

睡觉降温的载体。中医养生讲求
“头凉脚温”，而瓷枕的枕面为釉，具
有凉感，枕在上面不但舒适凉爽，而
且有益于舒筋通络，所谓“半窗千里
月，一枕五更风”便是瓷枕度夏的精
妙之处。

有瓷枕作陪，古人继续大开脑
洞，发明出用竹藤或木质做成的卧
具，谓之凉榻。古代的凉榻有两种
类型：一为厢式凉榻，一为框式凉
榻。厢式凉榻相对沉重，移动性较
差，只适合置于家中某个固定场
所。而框式凉榻灵活性更强，可以
随时搬动，受到古人广泛青睐。南
宋诗人陆游曾表达过对凉榻的溢美
之词，他在《薄暑》一诗中说：“堂中
无长物，独置湘竹床。我睡仆亦休，
睡觉谁在傍？”

古人避暑，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尽管古代生产力落后，科技发
展远不及今天，但在避暑度夏时，可
谓极尽想象之能事，彰显出古人绝
妙的创新能力。

□刘中才古风杂记

“三伏天”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从夏
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历经初伏（10天）、中
伏（10～20天）、末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算起，10天），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日子。三
伏是按农历计算的，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中
下旬至8月上旬间。2023年“三伏”是7月
11日起伏，到8月19日结束，总共有40天。
三伏虽热，但古人却能做到“热中求凉”，留
下了许多吟咏三伏天的诗作。

唐代诗人权德舆《病中苦热》诗云：“三
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歠
汗如珠。悸乏心难定，沉烦气欲无。何时洒
微雨，因与好风俱。”大热的天，却偏偏身染
疾病，倦怠无力，汗如雨下，真真苦煞了诗
人。诗人渴盼着来场好雨，既去去地热，也
去去自己的心火。

宋代大文豪陆游《南门晚眺》诗云：“奚
奴前负一胡床，门巷楸梧已渐黄。不历尘埃
三伏热，孰知风露九秋凉？”陆游的诗不由让
人想起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
虹”。三伏过去，即是金秋到来。所以，诗人
从中辩证地读出了物极而反，否极泰来。三
伏天虽然热，但只有热过，才能感知什么叫
凉爽。诗句包含着只有经历过波折，才能懂
得珍惜的人生哲理。

陆游另有诗作《暑夜》，云：“毒暑弥三伏，
微凉起二更。月窗风竹乱，烟渚露荷倾。寂
寞借书读，清羸扶杖行。无功耗官廪，太息负
平生。”陆游夜里难以安眠，扶杖起行，看着竹
影残荷，不禁感叹时光飞逝，功业无成，从中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时刻不忘“王师北定
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

三伏天这么热，如何安然地度过呢？唐
代诗人杜荀鹤的《夏日题悟空上人院》或许
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三伏闭门披一衲，
兼无松竹荫房廊。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
中火自凉。”原来，杜荀鹤的避暑法宝是“心
静自然凉”。清朝雍正皇帝曾追录康熙皇帝
的训话而编辑成《庭训格言》，内中有一则训
文叫《心静自然凉》，曰：“盛暑不开窗、不纳
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故身不热。”
夏天人们难免心浮气躁，如果能保持一种自
然、平和的心态，确实能有助于我们避免“情
绪中暑”，顺利地度过火热夏季。

古诗中的“三伏天”

□李振南文化遗产

□胡胜盼古韵今吟

水乡鱼簖


